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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愁未已，後愁復至──詩說〈復愁十二首〉 

 

李華晨* 

 

論文摘要  據《全唐詩》檢索系統，杜甫以“愁”為題的詩共有十七首，而〈復愁

十二首〉堪稱最複雜的“愁”詩：文中無一“愁”字，卻處處現“愁”。如用雲織

成的絲線，朦朧縹緲，連綿不絕；也如黝黑的烏雲，沉沉壓下，敲擊人心。正如《杜

詩詳注》盧注：“前愁未已，後愁復至。”種種愁絲纏繞在一起，不緊迫，卻漸漸

勒緊內心。它們在荒蕪中徘徊，在今昔間迴旋，愁愁相扣。本文將透過音型、詞彙

及修辭三個方面分析〈復愁十二首〉的寫愁方法，將這顆蒙塵的寶珠最亮麗的一面

展現於讀者面前。 

 

關鍵詞 杜甫、復愁十二首、音型、詞彙、修辭 

 

 

一  引論 

   

 〈復愁十二首〉匯聚了杜甫一生的愁緒，既有困守長安十年的鬱鬱不得志，也

有安史之亂及吐蕃侵戰時的憂國憂民。它將杜甫五十五年來歷經的種種磨難濃墨重

彩地描繪，再匯集成涓涓的溪流，流淌在歷史的長河中，遍佈在古今讀者的思想裡。 

然“愁” 既看不到也摸不著，那杜甫如何渲染呢？他選擇了自己最擅長的三個把戲

──音型、詞彙、修辭，將文字音義的抒情功能發揮得淋漓盡致。具有回環複疊節

奏的音型是愁的傳音符，一旦奏起便將人帶回烽火連天的時代；婉轉簡樸的詞彙是

愁的外衣，昏暗的顏色會朦朧人的眼睛；鮮明生動的修辭是愁的回憶錄，帶著人穿

梭古今，進行一場一波三折的旅程。它們相互作用，相互連接，串成了一組令人潸

然淚下的愁詩。 

 

 

二  音型 

 

音型指能表達某種情緒及意境的音的類型或形式，通常用於音樂的節奏、伴奏。

高友工及梅祖麟在 1968 年發表的首篇語言學批評文章──〈杜甫的〈秋興〉：語言

學批評的嘗試〉就運用了西方現代語言學研究的理論及方法，從功能音韻學的角度

提出了用“音型”研究杜甫詩的概念。他們認為音型的密度變化會加快或放慢語言

                                                 
* 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文科碩士（中國語言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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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節奏，帶來不同的情感效應：語音相似的音節互相吸引，能形成一個向心力場，

重複出現過的音型也會遙相呼應，從而使詩具有一種聚合力；而不同音型的並存也

會形成強烈的對比感。1以下會針對〈復愁十二首〉的用韻方式、雙聲疊韻的鋪陳及

特殊的平仄，探究杜甫傑出的音型駕馭能力，以及其中蘊含的情緒及意境。 

 

1. 用韻 

 

從古至今，詩歌便注重用韻，它能貫串渙散之音，讓節奏更鮮明和諧，給人一

種抑揚頓挫的聽覺享受。于年湖在《杜詩語言藝術研究》一書的“聲律篇”中根據

韻母的元音開口度的大小，大致將韻劃分為以下三類：洪亮級、柔和級和細微級，

三種不同的韻可以表達不同的情感。2 

 

洪亮級韻發音時，開口度大或韻尾是鼻音，具有洪亮、粗獷、凝重的特性，讀

起來鏗鏘有力，一般用來表達慷慨激昂、豪放、讚美、勇敢、堅強等感情，主要包

括韻部中的“佳”韻、“麻”韻及所有陽聲韻。〈復愁十二首〉中有五首皆是押洪亮

級韻：第五首押寒韻，第七首押陽韻、第八首押麻韻，第九首押庚韻，第十一首押

麻韻。此組詩以愁為主旋律，從內容上看五首詩的尾句，“行路難”、“棄沙場”、

“角榮華”、“鳳凰城”、“酒需賒”皆是愁水之源，這似乎與洪亮級韻表達的感

情背道而馳。然而不要忘記杜甫心懷天下的信仰：雖然白髮蒼蒼且壯志未酬，當自

身的痛苦與世間黎民百姓之悲相結合時，他做得更多的是推己及人，讓小痛與大悲

並駕齊驅。先人後己的慷慨情懷和愛國愛民的昂然熱情一直在他的靈魂中熊熊燃燒，

而這一點用洪亮級韻表述可謂恰如其分。七至九首皆是同一主題──揭示朝廷的無

能與黑暗，語法結構為 2：3，相同的結構及諸多相同韻部的使用，讓三首詩產生了

很強的聚合力。情感本應一直失落到底，但最後的洪亮級韻又讓失望的死水泛起了

活性的細小波瀾，如同杜甫心中永不熄滅的信仰。 

 

柔和級韻具有和婉、纏綿、感歎的特性。它發音時開口度小，韻尾不是鼻音，

故而聲音比較柔和一些，一般用於表達綿長纏繞、悲傷肅穆的情緒。這類韻詩在杜

甫詩中並不多見，主要源於杜甫大起大落的一生，用平和的情感難以表述。不過，

在針對詩中一些事情的記錄、慘景的描摹或人物對話的平鋪直敘時會使用，這也是

“詩史”的特點：將大喜大悲摒棄，只留娓娓道來的平靜。第三、六兩首皆押柔和

級韻，分別押歌韻、尤韻。兩首都是以比較直觀的角度看待戰爭的結果或影響，而

不是直抒厭戰的思想，這使得愁緒柔化，沒有了直刺人心的尖銳。柔和級韻還具有

                                                 
1 高友工、梅祖麟著，李世躍譯：《唐詩三論》（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 年），〈杜甫的〈秋興〉：語言

學批評的嘗試〉，頁 5。 
2 于年湖：《杜詩語言藝術研究》（濟南：齊魯書社，2007 年），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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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時間綿長之感，例如第三首： 

 

萬國尚戎馬，故園今若何？昔歸相識少，早已戰場多。 

 

它將“故”、“今”、“昔”、“早”四字排開，時間不斷地前後跳躍，杜甫

的心好像一直徘徊在過去和現在。柔和的歌部韻尾讓時間延綿而下，把戰爭不休的

現實描繪得更具體，也表明杜甫想要繼續前行的決心。 

 

細微級韻在魚部韻使用最多，它發音時開口度更小，聲音比較細微，具有細膩、

纖巧、淒戚的特點，一般用於表達低落哀傷的情懷。其餘五首皆押此韻：第一首押

齊韻，第二及四首押微韻，第十首押支韻，第十二首押魚韻。細微級韻並不意味著

情感表達更加細膩，相反有時會更為開闊，例如一二首皆是用白描寫景抒情：前者

用渺無人煙的野外、廣袤的草地、寬闊的江河製造一種視覺上的開闊感，而後者是

用地面的釣艇與天空的昏鴉拉開距離，給人一種空蕩寂寥之感。細微級韻的情緒本

身很壓抑，詩句用詞上會多採一些悲觀色彩的詞彙，例如第四首的“老”、“荒”

和第十二首的“病”。這符合杜甫在安史之亂後的境遇，時不待我、報國無門的悲

憤長期壓抑無法排解，只能將傷情寄於詩篇。 

 

〈復愁十二首〉將三種韻穿插使用，以滿腔的抱負與有志難酬的哀戚作主線，

再用戰爭現實作過渡，讓愁緒就像海浪一樣起起伏伏、洶湧而至，最後漸漸漫上心

頭、壓在心底。它不是遽然的冷意襲來，而是伴隨一絲溫煦的陽光攀爬而上，雖痛

苦但並不刺骨。 

                  

2. 雙聲疊韻 

 

雙聲，顧名思義，即兩字同紐（或同母），疊韻則兩字具有相同的韻。李重華《貞

一齋詩說》中談到：“疊韻如兩玉相叩，取其鏗鏘；雙聲如貫珠相聯，取其婉轉。”3

兩者皆是經相同或相近的聲韻搭配來增加詩的婉轉鏗鏘，提升詩的音樂美。杜甫對

雙聲疊韻得心應手，不僅利用字聲的洪纖剛柔與情感傳達的直接關聯，也運用韻的

重複延宕可增添情調這一點，來造出變化多端的雙聲疊韻詞，力求達致聲情並茂的

藝術效果。 

 

〈復愁十二首〉中疊韻詞較少，按照廣韻分析可找出三個。首先是第二首：“緡

盡”同屬臻韻攝、“翅稀”同屬止韻攝，因韻部相近可歸為臨韻疊韻，詞性方面為

                                                 
3 何淑貞著：《杜甫五言近體詩語法研究》（臺北：福記文化圖書有限公司，1983 年），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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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詞加副詞，常用於刻畫事物的狀態：“緡盡”寫釣魚繩已經全部收起，“翅稀”

寫烏鴉的翅膀很少接觸。副詞“盡”、“稀”的運用帶給人一種淡淡的憂傷和孤寂，

兩字從概念上而言是對比，“盡”是全部為多，“稀”是少，以多襯少表現了杜甫

天涯無知己的淒楚。“盡”還有“完”的意思，預示了人生終將落幕，顯示了杜甫

暮年仍無所建樹的失意。一二句同一位置不僅有兩個疊韻詞，也出現了兩個雙聲詞：

“釣艇”舌音雙聲、“昏鴉”喉音雙聲，這種“疊韻+雙聲”音型完全一樣的兩個句

子被看作雙重對偶的範例。垂釣者與烏鴉兩種形象遙相呼應，兩處景物得以融會貫

通，構成一幅靜謐的落日黃昏圖。音型對應的前兩句緊密相連，容易造成它與後面

兩句的聯繫變得次要，因此這首詩更偏重於前面兩句的寫景。音韻形成的對仗節奏

重複，又給人一種單調乏味的倦怠之感，這也是杜甫官場失意只能歸田，以及多次

逃難後的最直接感受。 

 

第六首“胡虜”是高亢而猛烈的上聲虞部疊韻，它的感情較為強烈鮮明，對於

外族入侵的厭惡與無法將其驅逐的不滿，兩種情緒讓人一目了然。下句對應位置的

喉音雙聲詞“干戈”4，更是將自身力有未逮的懊悔、對將士喜亂的憎恨推到最高點。

疊韻對雙聲的結構，讓這首詩的愁如染墨的濁水般一片昏暗，深入人心。還有其他

雙聲詞也各有情感色彩：齒頭音雙聲詞“箭鏃”、“小箭”與牙音雙聲詞“旗竿”、

“開元”、“駕鼓”連續出現，顯示出尖銳而深沉的意味，使得第五至八首的音韻

愈加沉重敏銳。這與戰爭予人的感受相切，戰場中的刀光劍影、滾滾硝煙仿佛就在

眼前。 

 

喉音雙聲名詞“苑囿”、“火雲”具有濁重、沮喪的意味，“意有餘”三字均

喉音，意味更濃，更加劇了對於自己年老體衰的感傷與遺憾。唇音雙聲詞“不滿”

具有渾莽、蒼涼、朦朧的意味，昔日鳳凰城中的輝煌景象已然不再，只能在想象與

回憶中留下隻言片語，兩字語氣激動不忿，充滿對唐皇朝式微命運的不甘心。 

 

雙聲詞和疊韻詞的適當搭配能提升詩歌語言的音律美，同時使用對仗時，效果

會更加顯著；不僅如此，音韻作為情感的一種荷載，對於詩人深層心理的展示也有

重要作用，重疊使用時情感也越發濃厚。〈復愁十二首〉正是通過將雙聲疊韻錯綜組

合，讓整組詩的音型及節奏如九曲羊腸般躍動，各種情感遍佈其中，愁緒的表達自

然包羅萬象，或深或淺，變化萬千。 

 

 

 

                                                 
4 竺家寧：《語言風格與文學韻律》（臺北：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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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平仄 

 

五言絕句的平仄在盛唐之前其實並不太講究，盛唐之後才有了嚴格遵守格律之

規定。這些格律近乎完美的詩歌一般歸類於近體詩，而另一種平仄與對仗較為寬鬆

的則為古體詩。近體詩精妙之處在詩情、詩意的呈現，或是情韻、詩趣的塑造上，

都做到言有盡而意無窮的境地。這不僅需要聲韻的潤色，也需要平仄的裝飾。〈復愁

十二首〉押韻嚴格，平仄也有四種常用平仄定式的框架，毋庸置疑屬近體詩。 

 

平仄共有四聲，明朝文人真空認為它們各有特色：“平聲平道莫低昂，上聲高

呼猛烈強，去聲分明哀遠道，入聲短促急收藏。”5聲調的高低起伏、輕重緩急，對

情感的表達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上去入的仄聲能將憂鬱厚重的哀怨之聲吟唱出來，

整組詩中就有很多三仄並排的例子：“萬國尚”、“早已戰”、“老恐失”、“小

箭好”、“九日至”……而情感開放平緩的三平聲也有不少：“人煙生”、“家須

濃”、“巫山猶”、“由來貔”……三平三仄的鋪排，表明杜甫心中的愁有著風平

浪靜的一面，也有波濤洶湧的翻騰。 

 

不合常理的平仄也可以抒發愁情，或當平而仄，或當仄而平，這種情況稱作

“拗”。王嗣奭《杜臆》曰：“愁起於心，真有一段鬱戾不平之氣，而因以拗語發

之。公之拗體大都如是。”6此句是對七言律詩〈愁〉的評論，“公之拗體大都如是”

一句說明了拗體詩可將鬱結的濃厚愁氣吐露出來。拗體在律詩中較少見，這源於自

唐代起詩人對律詩的平仄要求比絕句更為嚴厲，絕句平仄有“一三五不論，二四六

分明”的說法，只要一二句之間和三四句之間的二、四個字遵從平仄相反即可。〈復

愁十二首〉基本符合此規則，由此來看是沒有拗的現象，但有兩句的平仄跟現今的

標準平仄格式相差甚遠，勉強也可說是“拗”。 

 

一是“萬國尚戎馬”為“仄仄仄平仄”，四仄一平，聲調一呼而上稍作平緩再

升高，就像滿腹經綸的杜甫看似聲情激越，有扶搖而上之勢，卻因種種顧慮和局限

而稍作停留，最後心有不甘、力所不及，只能高嘯悲呼一聲作結。這種平仄搭配讓

整首詩開始的節奏又激蕩又平緩。“戎”字的平聲，正與杜甫動亂的一生中曾有過

的片刻安寧祥和不謀而合，就像困守長安那十年死水般的生活，也像是暫居夔州的

安穩。二是“江上亦秋色”為“平仄仄平仄”，因第一個字不論，只剩下“秋”字

平聲，這種現象叫孤平。孤平的句子會造成音韻的不協調，後面雙聲詞“火雲”的

音樂性稍微彌補了平仄不合律的不足。作此安排對整句的意境是有利的，名詞（江

                                                 
5 真空：《新編篇韻貫珠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小學類》（濟南：齊魯書社，1997 年），第 213

冊，頁 531 上。 
6 王嗣奭撰：《杜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頁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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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虛詞（亦）+名詞（秋色）的 2：1：2 結構營造了一種平衡感，正好與不變的

氣候相契。 

 

平仄的規律會強化跌宕起伏、錯落有致的結構美，較長較輕的平聲和較短較重

的仄聲也能點亮情感的色彩，大大增強意境的感染力。拗體則是以拗折艱澀之語寫

拂鬱苦悶之情，能有聲情相合的效果，杜甫困頓的處境用不平的“拗情”表達很是

恰當。〈復愁十二首〉的縷縷愁情正是隨著這些此起彼伏的調子舞動，如同忽高忽低

的哽咽聲，把傷情唱進人們的心底，久久繚繞。 

 

 

三  詞彙 

 

宋代葉夢得《石林詩話》說過：“詩人以一字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

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跡捕。”7杜甫的詩句十分注重字詞的千錘百煉，他運用腦

中豐富的詞彙寶庫建造出一個詩的世界。那些材料並不十分華麗，甚至可以說是普

通，但在他的妙筆生花下，普通的詞彙遠遠超出了其字面的含義；而博大精深的思

想更是鐫刻在堅固的橫樑上，為如夢如幻的詩中世界增添了歷史的淳厚感，也營造

出一番催人淚下的意蘊。色彩繽紛的顏色詞、出其不意的動詞、五花八門的虛詞……

各種細緻的詞類在杜詩中頻繁出現，以下主要分析抒發愁情較為顯眼的情感色彩詞

彙及虛詞。 

 

1. 情感色彩詞彙 

 

情感色彩不僅能用節奏分明的音型表現，詞彙亦可。根據人們的生活及情緒感

知，不同的詞彙能反映的感情色彩程度各異，除了現代漢語中較傳統的褒貶義分類，

恐懼、喜悅、痛苦、悲涼等感情類型也是不可缺少的，只有這樣才能將詩人主觀的

情感傾向表露無遺。對於杜甫而言，帶有感傷色彩的詞彙應該是他作詩時最佳的選

擇，自青年時“野無遺賢”的科考騙局起，直至終老的失意，也只有這類詞彙才能

將其悲劇性的一生書寫出來。 

 

〈復愁十二首〉中用了許多他一貫以來常用帶有傷感色彩的詞彙。“老”、“病”

二字本是人生不可避免的常態，有人會恐慌逃避，有人會樂觀直面，杜甫更多的是

遺恨。他把這看作人生的末路和低潮，在此番境地仍未有建樹，甚至以後也再無機

會實踐信仰，乃是其傷感的根本，由此二字自是令人垂淚。“老病”在其他詩句中

                                                 
7 葉夢得：《石林詩話》（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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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屢次出現：“老病有孤舟”（〈登岳陽樓〉）、 “形容老病催”（〈送舍弟頻赴齊州

三首〉其二）……可見杜甫對年華逝去是極其介意的。美好的青春理想如泡沫，還

未綻放卻已破滅的事實，對他而言是個毀滅性的打擊。 

 

“昏”，日冥也，為落日之狀。人們總把日出與日落看作人的一生，日出代表

朝氣蓬勃的新生，日落代表結束或者最後的生機。李商隱〈登樂遊原〉名句“夕陽

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即以黃昏一刻感慨光陰如流，時不再來。“昏”字本身就讓

人容易聯想起生命的脆弱、人生的短暫，而“昏鴉”二字更帶出了一種動態。在淒

涼悲寂的黃昏時分，歸巢的烏鴉歷經了許多人生百態，疲倦至極地收攏了佈滿塵土

的翅膀，離巢時的鬥志昂揚在無數的挫折中已經逐漸消亡。“昏鴉”不僅象徵了杜

甫自己，也是當時無數為夢想離家的遊子，最終命運皆是帶著滿身傷痕和滿頭白髮

空手而歸。 

 

“恐”這個動詞直接表現出害怕的情緒，“老恐失柴扉”從字面看杜甫害怕的

是舊居荒廢，但“老”之一字又添加了遲暮的恐慌，再聯想歸家的迫不得已，那種

對自己及國家未來的迷茫浮出水面。“恐”是一種時刻擔憂、不自信的狀態，用來

點染感傷的氛圍。“荒”取荒蕪之意，一般用於形容無人管理、雜草叢生的地方。

古人多會用此字來烘托淒涼、孤單的處境。杜甫的多首詩中都有用到，如“荒庭步

鸛鶴”（〈大雨〉）、“遠郊信荒僻”（〈泛溪〉）……“荒草”衰敗枯黃的形象極易觸

動人心的哀愁，多是作為傷情的代名詞之一，同時它也代表了一種生存的困境。杜

甫將年齡漸深的滄桑和無路可走的無助寄託在這個意象中。 

 

詞彙包含的情感色彩是複雜多變的，所呈現的風格或趨向主要取決於詩人行文

間字句章的組合。〈復愁十二首〉的表愁詞彙有形容詞，也有部分是用事物名稱的象

徵意義作擬，這些無不記載和描述了杜甫坎坷的人生。 

 

2. 虛詞 

 

清代學者劉淇指出：“構文之道，不過實字虛字兩端，實字其體骨，虛字其性

情也。”8若果把詩當做一個完整的生命體，那麼帶有具象性的實詞就是詩的骨骼，

而虛詞則是增加了彈性的經脈。虛詞可以為實詞附加上本身具有的情態、程度、格

調、語氣等，婉曲地表現詩人的心情或態度。杜甫尤善於此，他總能把虛詞的作用

巨大化，使之成為全詩的眼目、情思的結穴之所。 

 

                                                 
8 何永清著：《論語語法通論》（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股份有限公司，2016 年），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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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詞“尚”可說是第三首的詩眼，取“還、仍然”之意，顯示了“萬國戎馬”

這一狀態持續。戰亂似乎就是杜甫一生經歷的總括，表達出令人生厭的情感；也正

因這種戰亂的持續感，一下子就把人們從哀哀的景物拉到了戰場上，給人以亂未平

如何賞景怡情的曲折感受。接著疑問副詞“若何”將時間拉扯到今日，杜甫猶如在

迷霧中走過了人生的過去和現在。“昔”、“早已”兩個時間副詞讓時間流動，“昔

歸”悠然不盡，暗示了今日的結局；“早已”雖是預料之中，但因拼盡全力仍阻止

不得而更顯無限情傷。 

 

第四首“須”為副詞，有必然、本來、終於三種意思。前一、二種是不得不為

和理所當然，歸隱是文人共同的嚮往，文人棄官後多是過著不善經營的窘迫生活；

第三種是期盼能盡快遠離諸亂紛爭，退而隱居作詩自娛。“須”表現出杜甫內心的

矛盾，濟世與歸隱兩種想法一直困擾著他。第五首“一自”猶言自從，數詞“一”

將盛世過渡到亂世起初，介詞“自”從安史之亂數起，“猶”到居於夔州止，一始

一終間將數十年來從未間斷的重重困難道出，形成時間與感情的遞進。加上歎詞“嗟”

增加了感慨和歎息的意味。亂世求生的艱辛在疊加，傷痛的氣息在逐漸加重。 

 

第八首時間副詞“先”強調“駕鼓車”的次序在前，情態副詞“宜”（應當）

更加強肯定的語氣，表現了杜甫十分希望朝廷能提拔德才兼備的將士，自身也能予

以重用。第九首“任”是大範圍的副詞，不僅是糧食任意轉運，朝廷的行為也是任

意妄為；後面用否定副詞“休”將範圍縮小到無，以此表達自己深深的不滿。 

 

第十首“江上亦秋色，火雲終不移。巫山猶錦樹，南國且黃鸝”連用四個介詞

“亦”、“終”、“猶”、“且”，皆是不動之態，時間仿佛都靜止在不合常理的

景物之中。前幾首詩的紛亂戰爭也好似在詩中暫時平息，將讀者的目光轉入了現實

的事物和杜甫自身，這與第三首“尚”字有異曲同工之妙。氣候的不合理是亂世的

號角，時間的靜止其實也暗示了戰亂的長久不息，一眼望去，似乎時時是亂，處處

皆亂。杜甫的困倦與厭惡依附在四字上，不變且不斷。 

 

第十二首“仍”為不變之意，說“拙”是自謙，不變的應該是作詩的本心。“七

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壯遊〉），五十高齡仍以詩抒情立志，為黎民百姓的苦難

大聲疾呼，這才是“仍”之精妙。 

 

一位詩人內心湧動的曲折情思，光用實詞表達有時會停留在表面。在不經意中

加進虛詞，就能將其內心壓縮在有限的篇幅內，半遮半掩，蘊藏無數感觸。〈復愁十

二首〉正是虛實結合，讓情思與虛詞斡旋，委婉而深沉地把愁緒表現出來。 

 



 

 

100 

 前愁未已，後愁復至──詩說〈復愁十二首〉 

四  修辭 

 

修辭是在特定的語境裡利用適當的語言手段，以追求理想表達效果的語言活動。

它不僅能調動人們的想象、情感、理想等心理活動，也能適應人們簡約、調和、鮮

明等多方面的美感要求。杜甫寫詩尤喜用最普通、最具藝術表現力的修辭方法，例

如用典、對比、對仗，皆令語句不算艷麗卻內有乾坤。〈復愁十二首〉中最明顯而具

特色的修辭當屬用典、對比及倒裝。 

 

1. 用典 

 

宋人黃庭堅有一說法：“子美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雖有些誇大

其詞，但大量用典的確是杜詩的特色之一。杜甫用典門目甚多，並且不太拘泥於典

故的慣用形式。他網羅百家之學用於毫端，把內在性情與外在知識相融合，進而擴

寬詩的新境界。眾多學者對用典有不同的分類，根據來源可分為“用事”和“用辭”，

前者採用舊史故事或寓言傳說，後者採用古典之舊語或前賢詩文。 

 

“月生初學扇，雲細不成衣”一句便是“用辭”。此句語出李義府〈堂堂詞〉：

“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形容麗人的歌扇和舞衣製作精緻工巧。本詩卻是從

月生（生日）開始學製扇，技藝怎會精湛？織衣也因雲細而難為無米之炊。這是一

個否定性的典故，用以強調歴史與現實之間的相反性。李義府作〈堂堂詞〉尚是大

唐盛世，與杜甫所處蕭條沒落的時代形成鮮明對比。 

 

“閭閻聽小子”一句有狹義與廣義之分，“閭閻”可指裡巷內外的門，也可泛

指民間，這在《史記》中皆有記載。後者論及天下，與杜甫心境相合。“貔虎”出

自《舊題漢．孔安國傳》：“貔，執夷虎屬也，四獸皆猛健。”指一種極其兇猛的野

獸。《後漢書．光武帝紀贊》一句“尋邑百萬，貔虎為群”，用具體化為抽象的表現

手法，藉此指勇猛的將士。杜甫對這些將士的情感與經歷產生共鳴，一個仕途不順，

一個棄於邊陲，皆是不得重用，不滿與憤恨融為一體。 

 

“巫山”、“南國”兩個地點名詞的選用也頗具用心。《昭明文選》有楚襄王夜

夢“巫山之女”的故事，此女白日是朝雲，晚上為雨滴，可使穀物豐收、天下安泰。

李白〈古風〉“我行巫山渚”認為“巫山”是三峽的一座山名。兩種解釋虛虛實實，

前者是美好的象徵，後者是異象的現實，結合在一起讓現實籠罩了神秘而迷蒙的氣

氛，仿佛杜甫矛盾的心理，也像難以捉摸的氣候。〈秋興八首〉“巫山巫峽氣蕭森”

一句也用到“巫山”，但它更側重於用迷濛、僻靜的形象烘托蕭索的氛圍。兩種不

同的用法可看出“巫山”會根據情景的要求有不同的形象特徵。“南國”是真實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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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地方，《詩經》“滔滔江漢，南國之紀”是指江漢一帶的諸侯國，後來又說是國

家的南方或南方的國家。單從對仗而言，“巫山”“南國”兩詞皆實為最佳，但從

表達效果看，虛實結合更能將無法抓住的愁情寫出。 

 

詩中還借用兩人“陶彭澤”和“江總”來抒懷。杜甫對陶潛的為人及詩素來欽

佩，曾用〈遣興五首．陶潛避俗翁〉高度讚揚其曠達任真、不慕名利的品格，但此

詩卻加一“恨”字，為何？劉宋檀道鸞《續晉陽秋》曰： 

 

陶潛嘗九月九日無酒，宅邊菊叢中，摘菊盈把，坐其側久。望見白衣至，乃

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後歸。 

 

“菊花酒”象徵了節日飲酒或窮而不悶，杜甫恨的自然不是陶潛，而是無錢飲

酒、窮困且不能解悶的境況。“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可惜〉），無酒如何能

暢意與輕鬆呢？再輔以“每”字更說明杜甫是把陶潛刻在心裡，遇酒則念。至於“江

總”，杜甫融入了身世之感。《補注杜詩》有言：“江總在陳後主即位，授尚書令，

京城陷入，隋後歸老江南。”江總雖於梁、陳、隋三朝交迭中避難會稽，流寓嶺南，

但皆得到了統治者的賞識，才華得以施展。對比自己老之將至一事無成，杜甫內心

有著對兼濟之志的渺茫，也有老驥伏櫪的豁達與豪情。 

 

文學的積累與歷史的悠久是唐人用典得天獨厚的條件。宋人張戒撰《歲寒堂詩

話》云：“詩以用事為博，始於顏光祿，而極於杜子美。”杜甫詩中用典俯拾皆是，

正反用典故、直接用人地名為典故、化用典籍神話，手法多樣。雖無炫博之氣，但

與此時此景相通，使得愁情更具體、更生動。 

 

2. 對比 

 

對比是杜詩常用的一種藝術手法，它將對立的雙方或事物的兩方面作比較，既

凸顯了表達事物的特徵，也將強烈的情感與中心思想從厚實的表皮中剝離出來。杜

詩的對比手法靈活性很高，不只限於詞彙的意思，也在所體現的空間、情景、時間

等之間作比較，明暗交叉，讓情感傾向更飽和明亮。〈秋興八首〉是杜詩典型的對比，

全詩前四首是從山城夔州的秋日懷念長安，後四首主寫昔日長安的富饒，以縈迴曲

折、反復詠歎的表現方法來比較今昔和兩地的不同。〈復愁十二首〉作為夔州詩，不

可避免也有這兩種對比，但它不同於〈秋興八首〉的一順而下，而是散落在幾個的

地方，以點綴愁情。 

 

第九首“鳳凰城”是空間上的環境對比，指代長安。鳳凰自古給人崇高祥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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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從鳳凰城到鳥獸橫生的夔州，就是由繁華走向衰敝，順達的人生走向坎坷的

象徵。還有時間上的今昔對比，第七首“貞觀”、“開元”的描寫是回憶的指向牌，

一下就把杜甫從淒苦、貧賤、百無聊賴的現在拉到了裘馬輕狂的往昔。愈是回想過

去，在現實中的生活就愈顯消沉、悲哀。 

 

一二首寫景詩也有多個對比。首先是第一首的四種事物：人煙、虎跡、野鶻、

村船。《補注杜詩》提到野鶻暗指董卓，“每視漢獻帝如野鶻之窺深草，蓋其禽心自

視無異也”9，論“窺”一事豈止董卓一人，安祿山、吐蕃、回紇等皆可謂野鶻。按

此解析，便有三個對比：千里無人煙對比野外多虎跡，十室九空的現狀揭示了戰亂

對百姓的傷害，不僅迫使他們背井離鄉，還要日夜擔驚受怕。猛虎對比野鶻，山中

之王只敢留新蹄，弱小的野鶻卻伏於草中窺視，暗地譏諷強大的唐皇朝不敢直面小

國的入侵，當權者都是畏強欺弱之輩。野鶻對比村船，野鶻喻謀權的小人，村船喻

保家衛國的賢士，小人翻窺草，賢士逆上溪（迎難而上），自是贊賢士貶小人。其次

這兩首詩的抒情色彩也構成對比，“生”、“新”、“逆上”皆帶有積極向上的意

思，“盡”、“昏”、“稀”、“不”卻是否定或消極的，由此第二首自比第一首

更具悲觀的色彩，愁意更濃。 

 

第三四首是概念上的大小對比。從“萬國”、“故園”，到“家”；從“昔”

到“年”。前者泛指整個天下和過去，後者限制在小家與年數。大國小家皆是心中

所念，先大國後小家，反襯出杜甫對國家的自我犧牲精神。最後兩首有借助用典對

比，“陶彭澤”厭惡官場而歸隱，看似不與世俗同流合污，後半生卻為俗務所擾；

“江總”七十高齡仍在高位，為官時也曾趨炎附勢，兩種人生態度形成鮮明對比。

杜甫就像他們的結合體，其命運已與“陶彭澤”相同──歸田並貧病交迫；理想亦

與“江總”一樣──有積極入世的遠大理想，但結局卻是欲進不能、欲罷不得而灰

心意冷。 

 

杜詩的對比很開放，詞與詞、句與句、詩與詩，皆可為比。非常規性的對比可

引導讀者不斷地進行深層次的思考，不僅是字句的意思，還有它內在的場景表達及

中心思想。杜甫就是在這些獨具匠心的對比間，一重實，一重虛，將愁情顯露出來。 

  

                                                 
9 黃希原注，黃鶴續成：《補注杜詩》（欽定四庫全書），卷三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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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倒裝 

 

“唐宋以來詩人多有倒用之句，謝疊山謂‘語倒則峭’，其法亦起見《三百

篇》。”10唐宋詩人為了讓詩意趣無窮、情韻倍增，會故意將句子顛倒用之，這種修

辭手法便是倒裝。倒裝的句子有一定的規律，或為了押韻，或出於平仄，或顧及對

仗等等，全憑詩人手握翰墨化平淡為神奇，突破常態抒發真摯的情愫。 

 

“虎跡過新蹄”謂語倒裝，實即“虎過新蹄跡”，“過”與前一句“人煙生處

僻”的“生”是動詞對仗，所以將“過”放在中間。這句話有兩種歧義：可以是看

到老虎留下的新蹄跡，推測老虎剛剛經過；也可以是看到老虎經過留下新的蹄跡。

後者比起前者更具威脅，好像人正躲在密叢中摒住呼吸等猛虎走過，極度緊張的氛

圍撲面而來。“釣艇收緡盡，昏鴉接翅稀”，正確語序應該是“釣艇收盡緡，昏鴉

接稀翅”。將副詞放在賓語之後，起強調作用。“盡”、“稀”成了事情完成後的

結果，放在動作後面，可揣摩到杜甫該是在岸邊觀察已久，無聊之況頓現，也表現

出他對百姓生活的關心。 

 

“早已戰場多”一句把時間和地點名詞倒置，實即“戰場早已多”，應是為了

對仗所設。“早已”不僅與前面“昔歸”有時間的對比，具體的場景也在腦中勾勒

出來，互相比較。此句可有兩種解釋：一是省略了主語“相識之人”，可理解為故

人多數都離鄉奔赴戰場抵禦外敵，能見者只得一二；二是寫戰亂頻繁，先有安史之

亂後有吐蕃侵犯，故人只能四處逃竄，留鄉者驟少。兩種解釋都跟詩意相合，後一

種旨趣更高。 

 

“家須農事歸”是謂語倒裝，使得條件複句互換，調換過來是：如果“歸家”

就“須農事”，將“歸”單獨置於最後，不僅是基於對仗和押韻的需求，也因該字

是杜甫人生最後路程中最大的夙願。語法結構 2：2：1，讀起來蕩氣迴腸，“歸”

單獨分開，將望穿秋水的情狀細細描畫。“花門小箭好”一句當“好”作形容詞時

語序正常，作動詞“喜好”時就是謂語後置。據《杜詩詳注》介紹銅牙弩、錦獸張

製造精良，較之小箭出色，所以該句倒裝無疑。“好”為適應平仄而錯位，語法結

構 4：1，先平後仄，聲調漸強，不忿之情漸深。 

 

詩要遵循語言的一般結構規則，也要適應韻律的規則需要，語句錯位自不可少。

倒裝不僅讓詩句行雲流水、琅琅上口，有時也會豐富語義的解析，留有更多思考與

想象的空間予讀者，使他們發掘出各種如細流般的感情，再將之匯聚一起，壯大成

                                                 
10 孫力平：《杜甫句法藝術闡釋》（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 年），頁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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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海洋般浩瀚的愁情。 

 

 

五  結語 

 

上述的“音型、詞彙、修辭”便是〈復愁十二首〉重要的三種表愁工具。首先

詞彙是最基礎的材料，將字詞的魅力和功能用到極致；修辭是語言的包裝，將抽象

的物與情化成觸手可及的輕紗；而音型是字牆的美妙聲音，勾魂攝魄。三者抓住了

語句的音、義以及搭配構造的分歧，譜出了一支憶往昔盛世、嘆今日瘡痍的歌曲。 

 

鑒於此組詩的研究資料並不多見，因而筆者多次對比其它使用相同詞語或表達

的詩作，發掘它們用意的異同，從而幫助分析和總結。其實詩的研究到了今日已有

很多完善的理論，只是如何選用卻是個難題。高友工、梅祖麟兩位學者的《唐詩三

論》給了筆者很大的啟發：詩是一種文字的遊戲，只要抓住它所包含的音義和來源

皆能把它成功剖解。筆者希望這篇文章能成為一塊踏腳石，讓讀者們能從中得益，

用於發掘更多杜詩中的“冷門”作品。 


